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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业大麻种业创新发展策略研究

赵浩含，陈继康，熊和平 *

（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205）

摘 要：工业大麻是重要的经济作物，中国是工业大麻生产和出口大国。然而，工业大麻种业发展滞后对我国工

业大麻高质量发展提出严峻挑战的问题。本研究采用实地调研和文献综述的方法，分析了当前国内工业大麻种

业的发展态势和存在的问题，探讨我国工业大麻种业创新发展路径。研究表明，我国工业大麻种业构建了全国

行业标准和地方法律规范相结合的政策保障体系，推动了育种创新主体由公益性科研院所向企业转变，创建了

以多用途为特色的育种技术体系，形成了良种区域化的种植格局和技术服务体系，奠定了该产业创新发展的基

础。但缺乏国家层面或跨区域协同的工业大麻法规体系、育种繁种技术资源分散和低效率共存、面临国外种业

知识产权布局先发优势挑战、商业化育种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成为主要障碍。因此，提出了加快完善政策保障体

系、培育多元育种体系、打造生产经营体系、构建国际合作体系，以期提升工业大麻种业创新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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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industrial hemp seed industry in China

ZHAO Hao-han, CHEN Ji-kang, XIONG He-ping
（Institute of Bast Fiber Crops,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Changsha, Hunan 410205, China）

Abstract ：China is a major producer and exporter of industrial hemp, an important cash crop. However, the lagged-
behind seed industry has imposed serious challenges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hemp in China. 
Applying the on-site and documentary survey methods,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development trends and problems 
of domestic industrial hemp seed industry and explored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h of industrial hemp seed 
industry in China. Results show that China is forming a policy system integrating industry standards with local 
legislation, shifting the subjects of breeding innovation from public-interest scientific institutes to enterprises, 
establishing a breeding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multi-use targets, and enhancing planting and technical service based 
on regionalization of improved varieties. In addition to the great progress, the industry still faces some big challenges, 
including the lack of law and regulation system at the country-level or at the inter-regional level, dispersive and low-
efficient use of innovation resources, multinational seed companies with first-mover advantage, especially i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yout, and the imperfection in commercialized breeding system. To improve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hemp seed industry, this study suggests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licy system, a multi-purpose breeding 
system, a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and 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ystem. 
Key words ：industrial hemp; seed industry; breeding; policy; innovation; strategy 

大麻 (Cannabis sativa L.) 是大麻科 (Cannabinaceae) 
大麻属 (Cannabis) 一年生草本植物，是最古老的作

物之一，其中工业大麻是限定农业安全利用的品种

类型 [1]。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大麻种植面积达到

16 万 hm2，并长期居全球首位，是重要的生产国和

出口国 [2]。近年来，由于大麻二酚 (CBD) 等大麻素

的开发和利用成为强劲的产业增长点，国内工业大

麻产业呈井喷式发展，对种业的创新目标、路径和

支撑产业发展的模式提出了新要求。种子作为最基

本的农业生产物资，是提升现代农业竞争力的核心

要素。我国是大麻起源中心，种质资源丰富，且长

期开展引种、选育工作，但重在纤维和籽粒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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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大麻素利用的育种工作滞后。随着该产业的进

一步发展，国外种业企业通过不断强化科技先发优

势，结合知识产权、基因专利等手段对我国种子企

业实行压制 [3]，将严重阻碍我国工业大麻产业的健

康稳定发展。因此，针对种业发展滞后对我国工业

大麻高质量发展提出严峻挑战的问题，探讨构建我

国工业大麻种业创新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大麻因其植株中含有致幻成瘾的活性成分四

氢大麻酚（THC），各缔约国一般依据联合国《经

1972 年议定书修正的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简

称《1961 公约》）[4] 和各国《禁毒法》监管或禁种，

加之化纤和棉花在纺织应用中的替代、高劳动力成

本等因素，大麻种植面积自 20 世纪 80 年代持续下

降。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为了兴利避害，国际上

逐步形成共识，将大麻植物中致幻成瘾的毒性成分

四氢大麻酚（THC）含量低于 0.3%（雌株花穗干

物质百分比），不具备毒品利用价值的大麻品种类

型称为工业大麻 [5]。2018 年中国实施的《工业大麻

种子 品种》（NY/T 3252）农业行业标准规范工业大

麻的概念为 ：植株群体花期顶部叶片和花穗干物质

中的四氢大麻酚（THC）含量＜ 0.3%，不能直接

作为毒品利用的大麻作物品种类型 [6]。工业大麻茎

秆、籽粒、花叶乃至全株均是优质的原材料，具有

重要的利用价值。其纤维可加工应用于纺织 [7]、造

纸 [8] 和复合材料 [9] 等行业 ；麻籽可直接或加工食

用，可应用于食品保健等行业 [10] ；花叶提取物可应

用于医药 [11]、化妆品 [12] 等行业。大麻二酚（CBD）

是工业大麻中重要的化学成分，具有抗焦虑、抗炎

症、抗癫痫等作用 [13-14]，是目前工业大麻产业开发

的焦点。随着对大麻二酚（CBD）、大麻萜酚（CBG）

等大麻素类物质研究的深入，在确保大麻毒品成分

含量在安全指标范围的前提下，有关国家积极开发

工业大麻的医药利用价值，为人类健康作出新的贡

献 [15]。因此，探讨工业大麻种业发展路径，必须综

合考虑其独有的法律、技术和产业特点。

近年来，全球工业大麻的关注度日益增高，各

国在专利申请等方面加快布局 [16-17]，然而我国种业

发展的滞后严重阻碍了工业大麻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18]。新形势下如何把握时机，

推动创新工业大麻种业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基于

此，本文总结了我国工业大麻种业发展态势和取得

的成绩，分析其存在的问题，进而从政策保障体系、

多元育种体系、生产经营体系和国际合作体系方面

论述了全面提升国内工业大麻种业创新发展的路

径，以期引导工业大麻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1  中国工业大麻种业发展态势

1.1  构建全国行业标准和地方法律规范相结合的政

策保障体系

2018 年由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起

草的《工业大麻种子》（NY/T 3252）3 个系列农业

行业标准正式开始实施，标志着国内首次从国家层

面规范了工业大麻的概念和种子标准，并为品种、

种子质量和常规种繁育技术提供了适用性、科学性

和权威性的标准参考，实现了工业大麻种子质量有

标可依，繁育过程有章可循，对促进工业大麻产业

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指导作用。

由于工业大麻与毒品大麻的区分主要依据生产

标准（THC 含量）而非生物学标准，不是零风险，

因而生产必须依法管控。山西、甘肃、安徽和河南

等传统产区以收获大麻纤维和籽粒为目的，不适用

《1961 公约》，管控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

法》。云南和黑龙江两地通过地方立法，规范了工

业大麻种植与加工的范畴和程序。2010 年云南省人

民政府颁布实施《云南省工业大麻种植加工许可规

定》，成为国内首个以法规形式监管工业大麻种植

的省份，采取许可证制度申请种植。2017 年新版《黑

龙江省禁毒条例》实施，明确将工业用大麻和毒品

大麻区分开，对工业用大麻品种选育、种植、销售

和加工进行规划引导和监督管理，采取备案制申请

种植。由于“工业大麻”和“工业用大麻”概念内

涵不同，“工业用大麻”是指大麻作物在工业方面

的用途，与“工业大麻”本质上不同，根据《1961
公约》，“工业用大麻”限于纤维和种子，其他用途

的种植排除在外 [19]，因此两地当前的产业格局不同，

云南以花叶加工为主要导向，而黑龙江以纤维和种

子为主。推动地方立法仍然是当前各地引导工业大

麻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法律保障，但从种业源头促

进工业大麻符合低毒标准，甚至无毒化，将为产业

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另外，很多欧盟国家限

定的工业大麻 THC 含量标准为＜ 0.2% [20]，其他国

家和地区也有不同的标准，其种业“走出去”必须

充分考虑 THC 含量的“双标”问题。

1.2  推动育种创新主体由公益性科研院所向企业转变

由于工业大麻生产需要特殊管控，长期以来

种质资源的交流、新品种的商业化程度均较低，品

种选育的公益性特征明显，因而逐步形成了以公益

性科研院所为主体的育种创新体系。国内长期从事

工业大麻育种工作的机构主要包括云南省农业科学

院、中国农业科学院、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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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业科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等。种

质资源是育种的基础，中国是大麻起源地之一，大

麻种质资源丰富 [21]。至 2017 年 12 月，通过国内地

方品种、野生资源收集和国外引种，国家麻类种质

资源中期库收集保存大麻种质资源 883 份，居于世

界前列 [22]。其他各科研机构均有可观数量的大麻种

质保存，并陆续培育出新品种。

在 CBD 热潮的推动下，近年来市场机制在工

业大麻种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逐步增强，育种人才、

技术、资源向企业流动的趋势显现，产学研结合度

提升，工业大麻商业化育种体系正在逐步建立。目

前，开展工业大麻种业领域相关研发活动的机构主

要为具有深加工能力的医药、纺织等企业，主要方

式是以知识产权转移为纽带，委托公益性科研机构

进行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承包、培训和中介等

服务，并通过建设工程技术中心、实验室、科研工

作站等种业产业化技术创新平台，积累了一定的创

新资源。整体来说，企业在工业大麻育种创新中的

主体地位仍然薄弱，但发展速度快，企业和人才积

极性高，为构建“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种业体系

开启了良好的局面。

1.3  创新以多元化和多用途为特色的育种技术体系

工业大麻产出的主要初级产品是籽粒、纤维和

代谢产物三类，进而深加工为 2.5 万余种产品 [23]。

研究该三类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形成，将不断加深对

工业大麻生物学的理解，并影响市场对种业发展路

径的调整。同时，工业大麻种子有 THC 含量的限

量标准、生产过程有依法管控的程序、工业大麻植

株性别分化的复杂性等因素，使得其品种选育与其

他作物相比极具特色。以收获籽粒和代谢产物为目

标的工业大麻种植，定量除雄或构建分枝多的全雌

性群体是获得高产的重要措施 [20]，而纤用种植则更

倾向于构建分枝少的雄性群体 [24]。工业大麻代谢

产物种类众多、功能丰富且成分间往往存在互作效

应，极具挖掘价值，但同样对育种技术提出更高要

求。不同群体构建的需要和高效实施多用途之间的

矛盾，必须依靠多元化的育种技术才能得以解决。

自 2008 年国家麻类产业技术体系建立以来，

以产业链为导向，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为核心，育种

目标由单一纺织纤维用向专用、兼用和多用途深层

次拓展。重点针对高纤维品质、高 CBD 含量、低

THC 含量、高蛋白和高油脂等多用途的大麻种质

资源进行鉴定和挖掘，随着分子育种技术在工业大

麻上的应用，繁育手段不断精准高效化，育种手段

从常规育种向分子标记育种突破，初步形成了针对

三类产品的育种技术体系。云南省农业科学院依托

国家麻类产业技术体系工业大麻育种岗位等项目资

助，在长期开展大麻素含量和大麻性别的遗传研究

的基础上，采用传统育种与现代育种相结合的技术

手段，形成了工业大麻化学诱导性别转变技术，实

现了全球首项低纬度地区工业大麻全雌品种研发及

高效制种技术，花叶产量较雌雄异株增加 22% 以上，

提高了种植生产的经济效益，避免了私自留种带来

的安全风险，为监督管理提供了新路径 [25]。

1.4  形成良种区域化的种植格局和技术服务体系

我国大麻生产种植主要分布在西南的云南、贵

州和四川，东北的黑龙江、吉林和辽宁，西北的山

西、甘肃、内蒙、陕西、青海和宁夏，中部的安徽

和河南等地。受 2017 年以来全球市场需求和生产

格局变化的影响，国内形成了云南省以花叶用、黑

龙江省以纤维用、山西省以籽粒用为主的生产布局，

目前国内通过登记认定工业大麻品种有 29 个 [26]。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起，云南省依托云南省农

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推动工业大麻育种目标从

最初主要用于替代传统较高含毒量大麻品种向多用

途开发利用转变，在全国率先选育出“云麻”系列

工业大麻品种 10 个。目前主要推广品种为“云麻 1
号”、“云麻 7 号”和“云麻 8 号”，其中“云麻 8 号”

其药用成分 CBD 含量达 1.33%，种植遍及云南省除

临沧市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外的 14 个市州，2019
年有效种植面积达 0.80 万 hm2。合法供种单位有云

南工业大麻股份有限公司和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

作物研究所，年产种子 80 t，供种量可满足 2.67 万

hm2 种植需求。2020 年云南全省申请种植面积超过

13 万 hm2，获批许可种植 1.33 万 hm2，供种量能够

满足当前需求但具有极大潜力。同时，云南省工业

大麻种业与精深加工产业协同发展优势明显。在云

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等机构的协作下，

2014 年成立的汉康（云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建立

了全球第一条高纯度 CBD 工业化生产线，2015 年

成立的云南汉木森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依托当地

特色资源开发的全谱精油产品，在全球极具竞争力。

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选育有“中大麻”

系列纤用品种和高 CBD 含量品种“中大麻杂 1 号”

等，其中云南素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科

学院麻类研究所于 2019 年联合育成的“中汉麻 1
号”CBD 含量达到 3.19%。黑龙江省依托黑龙江省

科学院、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培育出以“龙大麻”

系列 [27]、“庆大麻”系列 [28] 为主的品种，2019 年有

效种植面积达 0.93 万 hm2，种植区域以绥化市青冈



农业现代化研究 第 41 卷768

县和黑河市孙吴县为主。2017 年黑龙江康源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投资成立黑龙江康源种业公司，主要开展工业大麻

育种、繁种和种子经营及推广，年可销售优质工业

大麻种子 500 t，且因地理环境优势，工业大麻种植

机械化水平高、纤维品质全国领先。山西省工业大

麻种植面积达 1.40 万 hm2，在晋中市榆社县实现集

中连片种植，其中依托山西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

究所培育出的“汾麻”系列 [29]、“晋麻”系列 [30] 为

高蛋白、高油脂籽粒用品种。

2  工业大麻种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法律政策保障有待完善

从产业发展来看，国际国内产业发展形势乐观。

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工业大麻纤

维和短纤维的进口贸易量一直在 1 万 t 左右，进口

总额也基本保持稳定，2018 年全球累计出口工业大

麻纤维（不含纺织产品）1.29 万 t ；大麻籽的国际

贸易更为活跃，2000 年以来出口贸易量和贸易额一

直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且进口贸易额大于出口贸易

额，说明各国对大麻籽需求量不断增加 ；两者整体

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据 Patsnap 数据库数据表明，

目前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 50 件以上的企业有 78 家，

近 3 年专利公开量平均达到 2 896 件 / 年，其中在

中国区的增长尤为迅速。仅 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7 月，云南省境内新注册成立的从事工业大麻相关

业务的企业近 160 家。巨大的产业发展需求，亟待

加快法律政策保障。我国目前缺乏国家层面或跨区

域协同的工业大麻法规体系，对工业大麻种业管控

带来严峻挑战。一是区域间管控机制差异导致跨区

引种、供种、用种的合法性存在盲区 ；二是以省级

登记或第三方评价方式认定的品种在跨区应用中缺

乏统一的规范程序 ；三是生产者自留种导致品种混

杂、退化和变异的问题 [31] ；四是种植与生产的无序

化竞争问题加重负向反馈种业发展。

2.2  良种繁育水平发展滞后

国外自 20 世纪初，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

开始工业大麻新品种选育工作，研究实力较强且国

际合作紧密，研究方向涉及化学成分遗传性分析、

性别遗传性、分子标记遗传改良等 [32]。虽然我国

是大麻起源中心，但长期以野生资源或地方品种为

主，品种选育工作起步时间较晚 [33]。近年来我国参

与工业大麻种业相关研究的机构和人才队伍迅速增

加，但缺乏顶层设计和分工协作机制，新参与者大

多集中在高 CBD 含量的种质引进与培育方面，这

与美国等国家面临的问题相似 [34]。在资源搜集方

面，我国相关研究机构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种质资

源收集、鉴定工作，但与构建和共享核心种质的需

求仍有较大差距，种子资源的垄断性和独占性也进

一步阻碍了资源共享。育种目标确立方面，具有明

显的“跟踪式”研究特点，缺乏前瞻性的攻关思路。

育种技术方面，目前仍以传统方法为主，分子标记、

转基因和基因编辑等现代生物技术仅处于实验室研

究阶段。品种育成方面，CBD 含量与国外差距较大，

“云麻 8 号”CBD 含量不足国际上高含量的 25%。

种苗繁育方面，种植生产仍以大田播种为主，单性

别种苗繁育体系滞后，繁种基地与欧美现代化设施

工厂化种植相比差距较远。科研资源分配方面，同

质化竞争问题普遍，市场主体力量薄弱，整体投入

偏少。总的来说，我国工业大麻育种技术资源分散、

储备不足、效率偏低的问题仍然突出。

2.3  商业化育种体系亟待加强

2018 年以来，工业大麻在资本市场掀起热潮，

可口可乐、丝芙兰等全球多家知名企业争相布局工

业大麻产业。但随着热潮褪去，企业应从资本炒作

驱动向产业内生驱动转移，完善产业链布局，夯实

其在工业大麻产业发展中的根基。现阶段我国整体

商业化育种合作效率较低，资源技术集中分布于科

研单位，受制于企事业单位性质和目的不同，减弱

了科企合作的意愿 [35]，科研单位和企业育种人才缺

少合作交流，企业缺乏高水平育种人才制约了种业

商业化进程。知识产权是企业角逐市场的利器，以

巴斯夫等为代表的跨国企业将工业大麻种业研发作

为重点关注领域，在全球专利布局上的领先态势明

显，国内专利主要集中在工业大麻纤维提取与制备

等方面 [16]，种业相关专利占比低。由于目前我国植

物新品种保护强度较弱，对育种权利人保护力度不

够 [35]，挫伤了科企合作育种的积极性。标准化生产

方面，缺乏全国性工业大麻品种鉴定技术规程或管

理办法。生产流通方面，种子销售和进出口等方面

尚无政策保障。

3  中国工业大麻种业创新发展路径

在工业大麻成为全球焦点的新形势下，紧紧围

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发展战略，以乡村

振兴战略为指导，发挥特色作物经济优势，积极主

动参与，促进资源整合，探寻工业大麻种业发展路

径。加快构建工业大麻现代种业政策保障体系、多

元育种体系、生产经营体系和国际合作体系，全面

提升国内工业大麻种业自主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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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齐短板，保障工业大麻种业安全生产流通，引导

工业大麻产业健康稳定发展。

3.1  完善政策保障体系，引导种业健康有序发展

加快出台全国性工业大麻种植生产指导意见，

从顶层设计规划，杜绝非法生产。鼓励传统种植区

域地方立法和建立跨区域产业协作机制，推动形成

区域性和跨区域相结合的种业规范程序，促进生产、

加工、流通的全国协作，通过试点先行，实现稳步

发展。推进制定全国性工业大麻品种鉴定办法或技

术规程，降低工业大麻不当或违法利用风险，从源

头保障品种安全性和规范性。提高知识产权培育引

导和保护力度，构建以企业为产业主体、公益性科

研机构为基础研发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工业大麻

商业化育种体系，发挥市场在种业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建立工业大麻良种供应许可制度，制定

工业大麻良种补贴政策，配合自留种限制、野生种

铲除等安防措施，保障种子种苗的合法、安全供给，

引导种业健康有序发展。黑龙江省等已有立法的区

域进一步细化规范工业大麻种植加工管理标准。加

快企业管理制度的建设，补充和完善国家及地方管

理制度，形成全国、地方、企业三级管理制度架构，

实现从科研到市场的闭环管理。

3.2  培育多元育种体系，加强科学生产技术储备

培育以企业与公益性科研机构相结合的多元主

体，确立以纤维、籽粒、花叶等为主要用途的多元

目标，通过企业自主研发和引导资源整合联合攻关

的多元创新路径，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村增绿的目的。

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

用的意见》为指导，对大麻种质资源开展系统收集

与保护，以国家麻类种质资源中期库为核心，与区

域单位种质资源库形成衔接体系，完善种质资源信

息共享平台，强化育种创新基础。构建创新育种体

系，充分利用原有公益科研单位研发先行优势，加

快关键种业技术攻关 ；鼓励有实力的种子企业组建

研发机构，引导工业大麻种业研发机构整合，建立

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分享为纽带、以资源集聚为

特点的技术创新联盟 [36]。构建现代分子育种技术体

系，加强工业大麻性别分化和单性别群体构建等方

面的基础研究 [37]，加快实现工业大麻育种向精准化、

高效化转型升级，继续发挥我国纤维用种、籽粒用

种的优势，加强医药用种等多用途品种的基础研发，

以提高纤维产量为目的，培育纤维用品种 ；以提高

种子产量和营养成分为目的，培育籽粒用品种 ；以

提高有益大麻素含量为目的，培育医药用品种。以

多用途为育种导向，创制优质专用及兼用品种，提

高产业抗风险能力。以设施化栽培为主攻目标，制

定高效制种技术，推动种子精选加工与种苗繁育技

术水平提升。

3.3  打造生产经营体系，实现育繁推一体化发展

以促进适度规模经营和提高管控效率为目标，

以扶持龙头企业为抓手，加快现有种子繁育基地

向现代工厂化种植基地提档升级，推动以单性别植

株繁育为特点的商业化育苗推广体系。根据政策法

规、区域条件、用途需求等情况，逐步引导建立北

部、中部和南部工业大麻良种繁育基地，打造全国

区域化、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的工业大麻供种

基地，制定相关技术管理标准，引导工业大麻种子

生产向优势生产基地集中。提升科研单位公益服务

能力，支撑打造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体系，

鼓励企业自建繁种基地，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提

升商业化育种创新能力，延伸工业大麻种业产业链。

建立第三方服务支撑平台，发挥其在科研机构与企

业之间的纽带作用，在基础服务、知识产权等方面

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使科技资源向企业流动规范

化、合理化、标准化。建立集聚科技研发、种子繁育、

销售推广于一体的工业大麻种业龙头企业，实现育

繁推一体化发展，打造种业品牌，加快提升种业竞

争力。

3.4  初探国际合作体系，提升种业发展的竞争力

保障和不断提升大麻素原料供给能力是工业大

麻种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38]。据统计，截至 2019 年

1 月，全球已有 41 个国家宣布医疗用大麻合法，超

过 50 个国家宣布 CBD 合法，选育和应用高 CBD
及多种有益大麻素含量的工业大麻品种成为全球热

点。截止 2017 年末，世界各国先后选育出 80 多个

工业大麻品种，其中大部分品种可以商业化获得 [39]。

在国家种业对外开放政策并未大幅放松变动背景

下，综合考虑国内种业科技发展趋势和开放政策调

整的影响 [40]，加快制定工业大麻种业国际交流指导

意见，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条件下，初步探索工

业大麻种业国际合作方式，充分利用“一带一路”、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中非合作论坛等国际化平台，引进国外优质种质资

源，推动与种质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合作，学习

先进现代设施农业管理技术和种子加工流通技术，

加强基础研究交流合作，提升国内工业大麻科研创

新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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